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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夜间经济是以城市空间为依托，发生在下午６点到次日凌晨６点以服务业为主的相关经

济活动。其对带动经济增长、提升城市魅力、塑造社会空间、满足居民社交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成果较少。国外夜间经济经历了更长的发展过程，实践中有更为成熟

的做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对我国更好地发展夜间经济有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外相

关文献，从夜间经济的内涵、特征、作用，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因素，发展夜间经济中面临的挑战，以

及对夜间经济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展望夜间经济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对进

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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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夜间经济（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ｙ）最初是英国为了缓解城市夜晚空巢现象，为实现城市复兴提出

的经济学名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城市去工业化发展及零售业去中心化发展导致市中心活力日渐丧

失，于是英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实现城市复兴。这些政策都或多或少涉及夜间经济，为

夜间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和条件。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盛行，人们参与夜生活的意愿不断增强。

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强劲的内在需求推动夜间经济迅速发展。由此，夜间经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并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共同趋势。２００４年未来基金会（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发布报告指出，

２０２０年英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１３００万人）将在下午６点到９点之间“从事经济活动”（Ｂｒａｂａ

ｚｏｎ＆ Ｍａｌｌｉｎｄｅｒ，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夜间经济为格拉斯哥贡献了２１．９亿英镑ＧＤＰ，占全市ＧＤＰ总量

的１３．５％；吸纳了约１６２００个全职就业岗位，占全市就业的１０．８％（Ｆｅｄｅｌｉ＆Ｌｅｎｎｏｎ，２０１７）。２０１７

年，英国格拉斯哥启动了一项新的城市战略，旨在将该市打造成一个“充满创意和机会的绿色宜居中

心”。这项战略将发展夜间经济视作其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当前，夜间经济作为我国“激发新一轮

消费升级潜力”的重要举措被提升到了战略层次。２０１９年４月，上海首推“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

执行官”制度，旨在强化城市夜间治理能力，促进夜间经济发展。２０１９年７月，北京出台十三条具体

措施旨在点亮“夜京城”。２０１９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指出，到２０２２年建设２００个以上国家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夜间经济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夜间经济不是“啤酒＋烧烤”的简单组

合，而是文化、科技、艺术的集中体现，是拉动国民经济提升城市魅力的重要一环。首先，夜间经济有

利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夜间经济以旅游业等中高端服务业为核心产业。这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不仅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提高就业率，更易形成以旅游、休闲、娱乐为主的产业链，从而带动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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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交通等诸多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夜间经济有利于城市

发展。夜间经济伴随着城市演化而生，代表着城市空间和夜间活动的融合。夜晚作为大多数人的闲

暇时间，是闲暇消费发生的关键时段，是城市消费功能的重要体现，是提升城市魅力和影响力的重要

途径。最后，夜间经济对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作用。夜间经济塑造包容、自由、放松的社

会空间，为各社会阶层提供社交场所，是提高人们社会认同感、归属感和依恋感的重要方式。夜间经

济具有与日间经济不同的特征和作用，因此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

然而，享乐主义作为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容易产生各种社会成本，可能威胁社会可

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更好发挥夜间经济积极作用，并减少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这对城市治理水平

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夜间经济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

现实层面，学习和了解国外夜间经济的发展经验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夜间经济的内涵、特征及作用

（一）夜间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夜间经济的起源可追溯到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间。ＲｅｎａｔｏＮｉｃｏｌｉｎｉ负责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一系列

名为“罗马庄园”的文化节，包括夜间活动。这一大型文化节以“电影之城”“体育和舞蹈之城”“电

视之城”“戏剧之城”等四个“城中城”活动为基础。直到深夜，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公园里闲逛、

跳舞、吃饭、看电影、看芭蕾和戏剧、听音乐、聊天，彼此之间形成短暂而友好的关系（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ｉ，

１９９５）。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认识到人们对美好夜晚生活需求不断增强，意大利、法国、丹麦、

瑞典、荷兰、德国等先后放松了对夜晚活动的管制，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城市夜晚活动的发展。但

夜间经济一词还未被提出。夜间经济是由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９９０）在一篇关于英国城市规划的文章中

正式提出的。由于零售业去中心化发展导致竞争加剧，市中心的商业地位不断下降、活力不断丧

失，如何实现城市复兴成为一大难题。Ｌｏｖａｔｔ＆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９５）研究指出，旨在实现城市复兴以及

将人们带回城市的文化活动几乎都有意无意结合城市夜生活的概念，这是夜间经济被重视的原因。

夜间经济作为英国城市复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一经提出便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

注。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ｉ（１９９５）指出夜间经济是实现城市经济“翻倍”的机会，是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措施。以

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ｉ（１９９５）为代表的研究掀起对夜间经济研究的第一波浪潮，他们大多积极鼓励夜间经济发展

并持乐观积极态度。随着英国政府对夜间管制逐渐放松，廉价饮酒产业得到意外发展，进而助推城

市发展。Ｆｉｎｎｅｙ（２００４）和Ｈｏｂｂ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等认为，以酒精为核心的夜间经济大规模扩张导致的暴

力和混乱威胁到了社会治安。所以，伴随夜间经济发展而来的巨大社会成本逐渐显现，引起学者对

夜间经济研究的第二波浪潮。学术界对夜间经济的第二波研究较为悲观，人们对夜间经济的关注主

要集中在对饮酒和娱乐产业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的研究（Ｍｅａｓｈａｍ ＆ 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９；Ｋａｒｅｎ，

２００９），这种关注导致人们把夜间经济狭义地与饮酒和娱乐产业等同看待。随着人们对健康和社会

问题的担忧，休闲和娱乐产业慢慢发展起来，人们对夜间经济的认识更加理性，对发展夜间经济的态

度也更加积极。学者们为更好地发展夜间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Ｈａｄ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９；Ｂｒａｎｄｓ＆

Ｓｃｈｗａｎｅｎ，２０１４），并开始关注到夜间经济对社区高级化的作用（Ｈａｅ，２０１１），以及发展夜间经济的政

策措施产生的排他性结果（Ｗｏｌｉｆｓｏｎ＆Ｄｒｏｚｄｚｅｗｓｋｉ，２０１７），从而引发学者对夜间经济研究的第三波

浪潮。

目前学界关于夜间经济的定义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整体看来夜间经济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属

性。经济属性强调夜间发生的经济活动，主要指与休闲、娱乐等服务业有关的生产或消费行为。社

会属性强调在夜间城市这个公共空间内发生的各种日常活动和社交行为，例如遛狗和做游戏等。

Ｒｏｗ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认为夜间经济是指与夜间娱乐和社交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和体验，将一些非经济活

动纳入夜间经济范畴，强调夜间经济的社会属性。Ｂｅｅｒ（２０１１）认为夜间经济是在下午６点到次日凌

晨６点之间发生的，以服务和娱乐业为主的生产或消费行为，他更加强调与经济有关的夜间活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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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经济的经济属性。Ｒｏｗｅ＆Ｌｙｎｃｈ（２０１２）将夜间经济包含的经济内容进一步细分，具体包括购

物、现场表演、俱乐部、餐饮、咖啡馆文化、艺术展览、剧院、博物馆等活动。ＭｃＡｒｔｈｕ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指出，夜间经济的经济维度更强调其消费属性，而不是生产属性。与夜间经济相伴相生的还有一

个概念，即“２４小时城市”（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ｈｏｕｒｃｉｔｙ）。Ｃｏｍｅｄｉａ（１９９１）在一份名为《下班时间：对英国

１２个镇中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研究》的报告中呼吁建立一个“１８小时城市”。该呼吁逐渐

演变成后面的“２４小时城市”。

２４小时城市将夜间经济活动看作日间经济活动的延伸，但夜间经济更加强调夜间经济活动中

的独有特征。现代城市与夜晚融合而成的夜间经济具有独特的社会空间，使其具备与日间经济不同

的情感特征（Ｓｈａｗ，２０１４）。因此，与夜间经济有关的研究总是与夜晚联系在一起，与夜晚有关的研

究也大多与夜间经济相关。致力于夜晚研究的学者用“边界”来描述夜晚。日间和夜间存在的微妙

边界，使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Ｓｈａｗ（２０１５ａ）用“破裂的边界”来描述当代城市夜晚，认为不断

扩大的日间力量正在渗入夜晚，形成一个混合的社会空间。Ｔａｄｉé＆Ｐｅｒｍａｎａｄｅｌｉ（２０１５）认为，夜晚

代表一个灰色地带，以不同于白天的规则、准则和态度为标志，让人有一种自由和不受社会和习俗约

束、迫害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融合恐惧、神秘和欢愉的复杂情感（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０８）。因此，城市之夜

被认为是休闲和自由的时空，是逃避工作压力和日常琐事的机会，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兴奋、冒险、

恐惧、痛苦的强烈情感体验。

（二）发展夜间经济的作用

１．经济作用。夜间经济以服务业集聚为特点。短期来看，它的经济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增长效

应、协同效应、集聚效应等三个方面。（１）增长效应，即通过简单的延长经济运行时间实现经济增长。

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ｉ（１９９５）研究指出，夜间经济通过延长经济运行时间带动与其直接相关的旅游、休闲、娱乐产

业繁荣，是实现经济翻倍的机会。（２）协同效应，即夜间核心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产业协同发展，

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夜间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会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夜间经

济通过增加游客滞留时间，增加游客参与城市其他经济活动的机会。Ｈｏｂｂ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研究指出，

以酒精为核心产业的夜间经济带动其他互补产业的繁荣，例如餐饮和出租车服务等。特别是当夜间

经济的核心产业转变为旅游等中高端服务业时，这种协同效应更为明显。夜间旅游的繁荣会带来餐

饮、出租车、住宿甚至零售业的繁荣，Ｏ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研究指出，很多夜间经济商家的目标消费群体都

是游客。Ｆü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研究了后一种协同效应，由于游客在逗留期间也会进行其他消费行为和

活动，因此，夜间经济带来的经济利润并非局限在夜间经济发展区，而是会带动和刺激整个城市的经

济增长。（３）集聚效应，即夜间经济集聚区会形成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夜间经济发展通常会在

一定范围内形成以某些服务业为主的夜经济集聚区，从而使各厂商之间形成正外部影响，有助于降

低生产和销售成本，甚至催生新产业。Ｗｅｎｇ＆ Ｗａｎｇ（２００４）以台湾旅游业为例的实证检验表明，住

宿和餐饮等服务业之间确实存在规模经济。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６）研究指出，夜间经济中的艺术和文化活

动营造出的文化氛围，对催生数字媒体等“新”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夜间经济除了通过增长效应、协同效应、集聚效应等即期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以外，也能通过长期

效应拉动经济增长。Ｎｏｆ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研究指出，夜间经济在塑造消费者对城市的“体验”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Ｈｅａｔｈ（１９９７）也认为，无论是游客还是投资者，如果他们在某个地方有积极的夜生活体

验，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再来。因此，从长期来看夜间经济对拉动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夜间经济的经济作用也表现在更好地体现城市的消费功能上。Ｒｉｔｚｅｒ（２００１）研究指出，工

业城市到后工业城市需要经历深刻的转变过程，即从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向以消费为基

础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转变。Ｇｌａｅ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认为，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未来城市的命运越来越

取决于能否吸引到消费者。发展状况良好的夜间经济能够较好地体现城市的消费功能和城市的宜

居性，是吸引消费者居住的重要因素，决定一个城市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Ｈｏｂｂ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认为，

夜间经济被视为是后工业城市的重要特征，是居民消费发生的重要场所，也是推动城市复兴、实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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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费功能的重要方式。

２．社会影响。学者们分别从正面和负面两个角度考察了夜间经济的社会影响。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提出的空间生产得到后现代地理学家Ｓｏｊａ（１９９６）的进一步发展，后者提出了

“第三空间”概念，认为空间具有精神属性。夜间经济的精神属性是其产生社会影响的主要原因。人

们受其精神属性吸引参与夜间经济，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夜间经济塑造的社会空间。从正面影响

来看，发展夜间经济是满足居民社交需要等较高层次需要的重要途径。Ｙｅｏ＆ Ｈｅｎｇ（２０１４）研究指

出，夜间经济塑造出包容的社会生活空间，给富人、穷人甚至残疾人都提供了活动场所，为处于社会

边缘的人提供温暖和归属感，也为那些因家庭矛盾不愿意回家的人提供归宿。夜间经济通过促进人

们多元参与，让人们遇见平时不太可能遇见的人和事物，可以增加社交机会，满足社交需要。特别

地，Ｙｅ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研究指出，对普通人来说，夜晚具有更加明显的社交优势，人们在夜晚有更多的

机会形成和维护一段社会关系。Ｅ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９）认为这种社交优势不仅体现在有更多的机会遇见陌

生人，还体现在与其认识的人交往，发展亲密关系和培养身份认同感。在夜间经济这种与众不同的

社会生活空间中，人们有更大的机会和可能性进行社交以及接触和自己相似的群体，获得认同感和

归属感。事实上，人们很大程度上正是受这种社交需求的驱动参与夜间经济。正如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１５）

指出的，倘若人们只是想喝酒，那么并没有必要非去市中心去喝酒。

Ｎｏｒ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认为发展夜间经济对社会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夜间经济的发

展带来夜生活的扩展和商品化，以酒精驱动的享乐主义损害了夜间城市的宜居性，威胁到不同城市

群体的可持续共存。学者大多认为，夜间经济中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大多和过度饮酒有密切关系。

以酒精为基础的夜间经济带来的社会成本主要有噪音、暴力、垃圾、公共安全等（Ｂｒｏｍｌｅｙ＆ Ｎｅｌｓｏｎ，

２００２；Ｃｈｅｗ，２００９；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Ｂｒａｎ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ａｒｒａｎ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

（无论男女）大都以一种对自身有害的方式喝酒，这种过度饮酒不仅增大了受伤害的概率，也是造成

夜生活混乱的主要原因。Ｔｏｍｓｅｎ＆Ｐａｙｎｅ（２０１６）分析表明，周末和半夜发生凶杀案的概率最高，但

大多数凶杀案并非发生在夜生活集聚区内部。Ｓｍｉｔｈ＆Ｒａｙｍｅｎ（２０１８）指出，在媒体报道中夜间经

济似乎也与迅速上升的暴力水平直接相关。夜间经济中的暴力具有偶然性、爆发性和残酷性，这些

暴力涉及的受害者广泛分布在消费者、酒吧工作人员、外卖人员、出租车司机之中。但从酒精行业发

展来看，这种过度或者以有害的方式饮酒的行为带来的利润占整个酒精行业的６０％。此外，Ｒｏｂｅｒｔｓ

＆Ｇｏｒｎｏｓｔａｅｖａ（２００７）指出，夜间经济发展会带来人们感知安全度的降低。Ｂｒｏｍ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研究

表明，老人在晚上出门时会感到恐惧，会尽量避免经过有大量饮酒者的街道。但也有学者认为饮酒

是夜间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Ｔｕｔｅｎｇｅｓ（２０１３）认为年轻人大量饮酒会产生强烈的自由、力量和

团结感；ＴｈｕｒｎｅｌｌＲｅａｄ（２０１５）认为饮酒是塑造个人身份、巩固友谊、从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焦虑中解脱

出来的一种方式。

在夜间经济中，除了与酒精相关的产业会带来负面社会影响以外，休闲产业也可能带来负面影

响。Ｓｍｉｔｈ＆Ｒａｙｍｅｎ（２０１８）研究指出，与休闲产业相关的研究一般强调他们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实

际上这种认识过于片面。一是休闲场所的建立可能会导致当地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例如，唐纳德·

特朗普将阿伯丁郡（Ａｂｅｒｄｅｅｎｓｈｉｒｅ）海岸线的大片区域封闭起来，以建立“世界上最棒的”豪华高尔夫

球场、俱乐部和酒店，这对当地沙丘生态系统造成较大破坏。二是大量游客集聚会对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产生影响。例如，Ｎｏｆ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巴塞罗那本地居民大多反映来访游客制

造了大量噪音，使他们夜晚难以入眠。三是游客离开之后留下的大量垃圾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例

如，马尔代夫是一个人口不到４０万的岛困，每年却接待将近８０万游客。数量庞大的游客离开之后

留下的垃圾对马尔代夫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负担。四是交通工具对环境的污染。Ｇｓｓｌ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实证研究表明，长途旅行中交通应当对环境污染负主要责任。

三、发展夜间经济的影响因素和挑战

夜间经济的发展是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必然性。接下来，本文分别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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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济发展的基础、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因素、发展夜间经济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加以阐述。

（一）夜间经济发展的基础

１．照明设施的完善。照明设施的不断完善是夜间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Ｌｏｖａｔｔ＆ ＯＣｏｎｎｏｒ

（１９９５）认为，现代照明设施的完善意味着夜晚变成“夜间”，人们不再因为黑暗而暂停工作，这是人类

在争夺夜间控制权的胜利，也是夜间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Ｔｉｅｓｄｅｌｌ＆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６）进一步指出，照

明方式的出现使人们可以不再按照“自然”时间作息，即人们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对时间的

把握更加灵活化和随意化。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的照明设施带来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发生变化，并

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夜间灯光代表的经济意义也引发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Ｌｅｖｉ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指出，灯光照明是评估国家和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良好替代方法。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考察了夜间灯光与ＧＤＰ之间的关系；Ｅｌｖｉｄｇ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将人口数据与夜间灯光数据结合形

成夜灯发展指数（ＮＬＤＩ），用于衡量收入分配差距；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模拟能源消

费。Ｍｅｌｌａ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指出夜间灯光在衡量经济总量上的准确度不如衡量密度，可被用作衡量

城镇化率的良好指标。事实上Ｌｅｖｉ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研究发现，灯光亮度也会受诸如植被、建筑环

境和气候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或者受人为因素的操纵，因此目前鲜有文献直接用夜间灯光来衡量

夜间经济。夜间灯光作为夜间活动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夜间经济活动的强度，但并不能直接

反映夜间经济。

２．城市去工业化发展。城市工业化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使夜晚成为人们习惯的闲暇时

间；城市的去工业化发展则为夜间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框架和基础。Ｂｒａｂａｚｏｎ＆ Ｍａｌｌｉｎｄｅｒ（２００７）

不仅指出了去工业化对发展夜间经济的意义，也指出了工业化对发展夜间经济的意义。伴随工业化

而来的机械化使不规律的工时制难以维持，人们慢慢习惯和适应朝九晚五的生活，即白天变成工作

时间，闲暇只能在夜间进行。城市去工业化发展使酒店业、旅游业和零售业取代工业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领域，为发展夜间经济提供基础和框架。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认为城市的去工业化发展造成大量

土地和厂房的闲置，为发展夜间经济提供了空间。Ｒｏｗｅ＆Ｌｙｎｃｈ（２０１２）研究指出，去工业化带来的

管制放松、灵活工作时间、服务业增长以及更多闲暇时间，吸引了大量民众在城市内部生产和消费休

闲产品，使夜间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３．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为夜间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有消费意愿和消费

能力的消费群体，形成以年轻人主导的夜间经济。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６）认为，在高等教育快速扩张时期，

新增的大学生是推动英国夜间经济繁荣的主要力量。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

总数增加了四分之三以上，一些夜间特许经营场所主要的目标群体就是１８～２４岁的大学生。Ｌｉｎｄ

ｓａｙ（２００９）、ＭａｃＬｅａｎ＆ Ｍｏｏｒｅ（２０１４）等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年轻人也是夜间经济中最

活跃的群体，他们大都容易被夜间经济所吸引。

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不仅决定人们能不能消费，也决定

人们可以消费什么。Ｄｏ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等认为，城市夜间灯光的亮度与这个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夜间活动越多，意味着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夜间活动也会更丰富。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

可支配收入往往也越高，夜间经济也会更活跃。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６）研究发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英国经

济在经历衰退之后稳步增长，工党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开支，几乎实现充分就业，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加，是该时期英国夜间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５．政府管制的放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英国夜间经济的繁荣离不开政府管制的放松。随着新自

由主义兴起，主张自由、私有、市场，反对政府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部门和学界对夜间经济在拉

动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复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信心十足。放松对夜间饮酒类场所许可经营的主张取

得压倒性胜利。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间，曼彻斯特市中心拥有酒类许可的场所数量增加了２４３％。诺丁汉

郡特许经营场所的容量从１９９７年的６１５００个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５０００个。除了许可经营场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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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增加以外，这些场所的规模也有所扩大。泰晤士河上的金斯顿（Ｋｉｎｇｓｔｏｎ）一个晚上可接待多达

１２０００狂欢者（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６）。《２００３年许可证法》进一步简化了酒类场所申请许可流程，虽然该法

令受到较多争议，但为英国夜间经济继续繁荣提供了保障。

（二）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因素

１．消费者感知安全。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能否保障消费者安全进出市中心是促进夜间经

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消费者在夜间城市中的感知安全程度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是影响夜间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受到众多学者关注。Ｔｈｏｍａｓ＆Ｂｒｏｍｌｅｙ（２０００）认为，不仅消费者自己或亲密的朋

友在夜晚中遭受直接伤害的经历会增加消费者的不安感，媒体报道犯罪案例或制造“道德恐慌”也有

可能加剧人们对特定犯罪的恐惧。Ｓｈｅａｒｄ（２０１１）指出，消费者个人特征会影响消费者在夜间经济中

的感知安全度，从而影响消费者参与夜间经济的意愿。具体而言，Ｒｏｚ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指出，女性相

较于男性更为脆弱、更容易遇到危险，感知安全度会更低；Ｓｈｅａｒｄ（２０１１）认为，不同年龄的女性对不

同夜间活动的感知安全度也存在差异；Ｂｒａｎ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指出，不同种族的人在夜间经济中感知到

的安全程度也不同，如荷兰的少数民族很少参与夜间经济。

２．基础设施建设。Ｅｌｄｒｉｄｇ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８）通过调查夜间经济中的消费者发现，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夜晚外出的限制因素来自交通基础设施的缺乏。Ｓｉｂｉｒｓｋａ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指出，社会基础设施

供应不足导致某些地区的人难以提高生活水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不发达造成区域间出行和货物流

通困难。基础设施作为夜间活动发生的主要或辅助场所，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夜间经济的发展。Ｇａｌ

ｌａｎ（２０１５）指出，文化基础设施是夜间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空间，对发展夜间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Ｒｏｚｈａｎ（２０１５）也认为，干净明亮的街道会让人感到更有安全感，更愿意参与夜间活动。

３．业态多样性。一方面，业态供给状况决定和制约消费状况；另一方面，丰富的供给有助于提高

城市夜晚的包容性。具体来说，单一的业态形式吸引特定人群参与，损害城市的多样性。例如，

ＴｈｕｒｎｅｌｌＲｅ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研究发现，以酒精为核心产业吸引的大多数为社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

低的年轻男性，将大多妇女、老年人、儿童排除在外，容易引发不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丰富多元的

业态形式能显著提高消费者的参与意愿，激发城市夜间活力，提高城市包容性。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ｌｄｒｉｄｇｅ

（２００７）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２月间，采用焦点小组（ｆｏｃｕｓｇｒｏｕｐ）的研究方法，在英国五个城市

组织２０个焦点小组进行调查，分析夜晚多样性对夜间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人群偏好不同的

业态形式，丰富多元的供给业态有助于吸引不同群体参与夜间经济，提高城市的活跃度。例如，老年

人更想去一些能够和朋友坐下来简单说话聊天的地方；家长希望能够有一些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外出

休闲娱乐的场所；社会团体则表达了对举办一些嘉年华、灯光秀、烟花表演等节日活动的意愿。

４．政策环境。政策环境是一种看不见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认知和行为的环境因素。国家

政策方针和新闻媒体报道都会营造出一种政策环境。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能在宏观上调控和

把握夜间经济的走向，无论是夜间经济的发展繁荣，还是夜间经济的未来走向，都离不开宏观政策的

引导。Ｔｉｅｓｄｅｌｌ＆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６）认为，在发展夜间经济过程中，政策法规虽然不会直接决定人们的行

为，但会影响和调节人们的行为。新闻媒体报道通过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夜间经济发展。

Ｃｏｏｋ＆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９）认为，正是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的新闻媒体非常积极地强调现场音乐对国

家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力的价值，才使得维多利亚的现场音乐成为其夜间经济的核心。

（三）发展夜间经济的挑战

１．享乐与管理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发展夜间经济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它受享乐主义的驱

动，但过度享乐主义是引发各种反社会行为的根源。一方面，必须关注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也要考

虑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不能过度约束夜间经济发展，但政府放松对夜间管制的结果往往是犯罪和混

乱的增加，扰乱公共秩序。因此，几乎不可能既要发展夜间经济，又要杜绝夜间经济造成的各种社会

成本。Ｗｉｎｌｏｗ＆ Ｈａｌｌ（２００６）研究指出，如果没有享乐主义，夜间经济将减少很多吸引力。Ｌｉｎｄｓａｙ

（２００９）认为，夜间经济依赖于青少年在酒精中感受到享乐主义的驱动，然而过度的饮酒享乐却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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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

２．土地用途冲突。Ｔｉｂｂａｌｄｓ（２０１２）认为，城市土地用途的多样化是城市活力的表现。但Ｔｉｅｓ

ｄｅｌｌ＆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６）指出，邻近土地之间的不同用途容易造成矛盾。具体来说，娱乐和休闲用途与零

售用途之间的冲突主要在经济方面，而娱乐和休闲用途与住宅用途之间的冲突主要在环境方面。例

如，住宅区如果邻近夜间经济发展区，则容易滋生矛盾。Ｂｅｅｒ（２０１１）指出，夜间经济发展区内部也可

能存在矛盾和冲突。一般认为，与酒精有关的场所密度越大，集聚程度越高，发生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的概率也会越大。但过度分散又会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监管。因此，若将夜间经济发展区集

中在一起，虽然更容易管理，但也更容易造成混乱和暴力等问题。

３．夜间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之间的冲突。夜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之间的冲突主要有两

点：其一，夜间经济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故存在利益冲突；其

二，夜间经济活动还具有其他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例如酒吧等行业，容易对其他经济活动造成负外

部性，损害其他经济活动的利益。Ｔｉｅｓｄｅｌｌ＆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６）认为，随着夜间经济发展，其数量、规模、

种类不断增加，加剧了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竞争；其滋生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处理，也会影响其

他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给城市管理提出挑战。Ｆü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指出，柏林在２０１４年推出的酒店

住宿特别税虽然为市政府创造了巨大的收入盈余，但这笔钱（约３０００万欧元／年）被再投资于旅游业

本身，而不是用于补偿该区接待越来越多游客造成的成本，激化了旅游业和其互补产业之间的矛盾。

４．夜间经济参与人之间的冲突。Ｒｏｗｅ＆Ｌｙｎｃｈ（２０１２）指出，饮酒者、居民、狂欢者、游客、警察、

医护人员、商业组织和政府之间在治理、休闲、居住和商业方面存在竞争或利益冲突。例如，Ｂｅｒｔｉｎ

＆Ｐａｑｕｅｔｔｅ（２０１９）就认为，明亮的灯光可能导致普通居民和夜间活动主办方之间的矛盾。夜间狂欢

者与普通居民之间的冲突受到学者更多的关注。Ｎｏｆ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以巴塞罗那为例分析了以旅游业

为核心的夜间经济扩张激化了城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巴塞罗那塔位于该市一个人流量最

大的地铁站和海滨迪斯科舞厅区之间，居住在该区的受访者表示，大量游客在外面聊天、喝酒、聚会，

导致他们晚上无法入睡。夜间经济中的狂欢者除了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之外，还会间接影

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例如，以旅游业为基础的夜间经济扩张带动住房紧张和租房价格上涨等问

题，可能挤出当地贫困人口，导致他们流离失所。Ｅ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９）指出，当地居民和夜间消费之间的

冲突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旅游业为核心的夜间经济推动中产阶级化进程，一些新开的酒吧或餐

馆可能会故意排斥一些长期居民，而青睐新的、更具流动性、更受尊重的客户群体，从而引发新老居

民、流动人口或受限制人群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夜间经济的发展让长住居民在夜晚更容易产生

一种被自己的归属地排斥的感受或担忧。他们对新的俱乐部和酒吧的出现变得更加敏感，因为那里

有不熟悉的事物，认同感受到威胁，在夜晚更容易因为噪音而感到焦躁和心烦。

５．夜间劳动力面临困境。致力于夜间经济研究的学者们更多将注意力放在游客、消费者、监管

方，对夜间劳动者的关注较少。实际上，从事夜间工作的人员扮演着重要角色，也面临更多的困难和

挑战。他们不仅受制于夜晚交通运输情况，在工作中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也更有可能在上下班

途中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体验。Ｐｌｙｕｓｈｔｅｖａ（２０１９）研究了旅游业和酒店业工人的夜间通勤工作，发现

白天和夜晚的城市交通具有明显差异。夜晚交通更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夜晚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会感受到更大的不安全感，出租车在夜晚更贵等。现有的夜晚交通不仅给夜间工作者造成较

大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上下班的时间成本和心理负担。ＭｃＡｒｔｈｕ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发现，虽然夜间工作

者在劳动者中占有很大比例，对夜间交通有巨大的需求，但与夜间经济有关的政策讨论主要侧重于

对消费者的运输，很少考虑夜班工人。因此Ｐｌｙｕｓｈｔｅｖａ（２０１９）认为，如果将更多的注意力从运送消

费者身上转移到运送夜间工作者身上，将显著提高城市的包容性。

四、发展夜间经济的调控政策

发展夜间经济不仅能带来巨大经济价值，提高城市影响力和魅力，也能满足人们的高层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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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会带来一些社会成本。城市现有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大多是基于日间工业生产建立的，并不能完

全适应夜间经济的发展。夜间经济具有不同的时空属性，需要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者大

都认为，发展夜间经济的关键是在其经济社会作用与社会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空间维度的政策规划，合理的城市规划可以避免和减少由于城市土地混用造成的问

题，创造更加包容的城市公共空间，增加城市宜居性和社会多样性。城市规划涉及土地混用、建筑布

局、噪音规划等多个方面。首先，土地混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夜间经济发展区域与住宅等其他区域之

间的隔离问题；二是夜间经济发展区内部是集中发展还是分散发展问题。Ｔｉｅｓｄｅｌｌ＆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６）认

为，应尽量将可能产生冲突的场所在空间上予以分离开，避免由于相邻土地用途使用不同造成的冲

突。例如，在居民住宅区附近不允许有酒吧、现场音乐等场所。夜间经济发展区内部也需合理规划

空间，过度集中，则容易滋生酗酒、暴力等问题；而太过分散则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管理。也有

学者认为，问题并不是由于场馆密度过高造成的，而是与场馆的运作方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关。

其次，Ｙｅ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研究发现，通过一些简单巧妙的建筑布局和设计，例如调整建筑物的高度、距

离、入口的朝向以及休息椅、广场等的使用等，有利于消费者夜晚在某一特定区域停留更长时间，产

生更多互动。

（二）时间规划

时空层面的差别是导致夜间经济与日间经济存在性质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学者主张从时间

维度对发展夜间经济进行规划。时间规划并非只强调限制夜间经营场所的开门或者关门时间，也有

学者认为自由化夜间场所的经营时间，允许２４小时开放反而会起到更好的效果。限制性的关门时

间可能会促使消费者在临近关门时间之前多喝几杯，而自由的关门时间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ｉ（１９９５）较早提出对夜间经济进行时间规划的设想，认为应当对特定城市中心的居民和游客在

不同季节每天晚上可以获得的服务进行详细的逐小时分析，分别采取策略。Ｔｉｅｓｄｅｌｌ＆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６）认

为，时间规划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较早的统一关门时间，例如晚上１１点；较晚的统一关门时间，

例如午夜之后；错开营业时间；自由关闭时间。较早的统一关门时间虽然能够简化问题，但“一刀切”

可能会使夜间经济失去活力，也只是转移了问题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较晚的统一关门时间、错

开营业时间以及自由关门时间均有利于减少交通堵塞和噪音等问题，但会增加管理难度，因为需要

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监管，且自由关门时间也有可能造成商家之间的不良竞争。因此，实际操作中

应根据不同城市的情况进行时间管理，合理分流。在新西兰的某些地方，遵守“单向门政策”：禁止在

凌晨１点之后进入酒吧等场所喝酒，且最迟凌晨３点必须离开这些场所。２００８年英国纽卡斯尔强制

性引入一项政策：规定最后进入酒吧等场所的时间为凌晨１∶３０，最后的清场时间为凌晨３∶３０。多

数城市通过许可证的办法实现对夜间经济进行时间管理。例如英国利兹专门举办研讨会并制订２４

小时许可证制度，试图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错开关门时间以减少街道上的行人数量，在人流高峰

期减轻公共交通系统的压力。

（三）多元管理主体

Ａｓｈ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指出，保证夜间经济良好运转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能认同的

协调一致的管理方法，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保证夜间活动的安全舒适，推动夜间经济可持续发

展。夜间经济中多元化的管理主体有利于协调各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最大化满足相关参与者的需

求，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管理方式。Ｆü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认为，多元管理主体的优势在于通过“软

实力”的管理方式，较好地协调监管与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２０世纪初期，英国很多城市创建了富

有想象力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主要由警察主导，并融合一些社会组织、地方部门、夜间经济中的

商家等多方主体共同管理。例如在曼彻斯特的博尔顿（Ｂｏｌｔｏｎ），就任命一名市中心经理在夜间营业，通

过实现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平衡夜间经济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Ｈａｄ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ｓｈａｍ（２０１５）指出，这

种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能够强化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从而提高管理效率。此外，英

—０１１—



国很多城市将街头牧师应用于夜间经济管理。Ｓｗ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认为，尽管街头牧师不会将自己视

为“警察代理人”，但毫无疑问，他们的活动对公众的态度，尤其是在信任问题上的评估很重要；街头牧师

不仅能对夜间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减轻公共执法机构的负担。ＶａｎＳｔｅｄｅｎ（２０１８）

也认为，街头牧师自愿从事这些非正式监护行为，有利于促进夜间利益相关者与警察、国家健康服务

中心以及市议会之间的信息共享，并为迷失的夜间活动参与人提供情感支持。研究还发现，街头牧

师志愿服务的动机有多方面，但信仰是其根本动力。Ｊｏｈ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也肯定了街头牧师在夜间经

济中的作用，认为他们对人们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是夜间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２００９年荷兰

鹿特丹的夜生活区斯塔德豪斯普林（Ｓｔａｄｈｕｉｓｐｌｅｉｎ，鹿特丹市中心一个集中了大量酒吧和俱乐部的

广场）设立了一个特别警察小组。每周五和周六晚上，穿着黄色反光安全背心的１３名警察在两名街

道看守和两名“青年管家”的陪同下在这个夜生活区执勤。警察往往容易让年轻人产生抗拒心理，但

“青年管家”作为非正式执法人员，让人感到更亲切。当看见情绪不稳的夜间经济参与人时，“青年管

家”通过主动上前亲切询问，安抚其情绪。

（四）丰富业态供给

英国虽然最早提出夜间经济概念，并出台政策鼓励发展夜间经济，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

低，支撑不起相对高额的闲暇消费，反而廉价饮酒产业意外繁荣，并由此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但问题

的根源不在于与饮酒相关的享乐主义，因为除了饮酒还有文化、休闲、旅游等诸多夜间产业，也能满

足消费者的享乐需求。酒精虽然是夜间经济中的重要内容，但以酒精为核心的夜间经济产业不具有

可持续性。Ｒｏｂｅｒｔｓ＆Ｇｏｒｎｏｓｔａｅｖａ（２００７）认为，尽管私营企业增加了营业额和利润，但成本却落在

中央和地方政府，以酒精为基础的夜生活的扩展威胁着城镇中心的总体可持续性。实际上Ｂｈｌｉｎｇ

（２０１５）指出，醉酒带来的娱乐感也可以通过音乐、表演以及与其他人互动等产生。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１５）也

指出，如果人们只是因为想饮酒而饮酒，并没有必要到市中心饮酒，夜晚人们在市中心饮酒大多是出

于对社交、身份认同感和享乐的需要。他认为有必要通过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夜间业态选择，鼓励少

数民族、少数群体、特定音乐爱好者参与夜间经济，提高人们的归属感。另外，丰富业态供给也是提

高夜间经济吸引力的重要方式。曼彻斯特、利兹、诺丁汉、格拉斯哥和谢菲尔德都曾试图通过发展以

零售为基础的业态，来弥补晚上五点左右下班时间到晚上八九点开始的夜间娱乐活动之间的空档

期。它们大多通过延长零售业营业时间以及将现场音乐、街头表演、剧院、电影院、餐饮与零售相结

合的方式吸引和留住城市居民。

（五）营造良好环境

环境压力理论表明，长期处于不良的环境下人们容易产生疲倦感，减少对自己日常行为的控制

度，减弱参与各种活动的意愿。Ｗｏｒｔｌｅｙ（２００１）发现，人们可能会因环境因素产生压力、沮丧或被挑

衅的情绪而增加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Ｓｈａｗ（２０１５ｂ）指出，如果创造了适当的城市立法和环

境，人们的主观感受就会改变，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所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营造安全、

良好的夜间经济环境，不仅能减少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能减少人们在夜间经济中被伤

害的可能性。Ｒｏｚｈａｎ（２０１５）也指出，视频监控、公共交通设施、便民利民设施、灯光照明设施的完善以及

更加清洁的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夜间经济的运行秩序。Ｒｏｂｅｒｔｓ＆Ｇｏｒｎｏｓｔａｅｖａ（２００７）通过在

英国３８３个地方当局以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研究发现，７７．５％的人将改进视频监视系统作为最重要的

回应。然而视频监控是否真正有利于减少夜间经济中的反社会行为仍然存在争议。Ｂｒａｎ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认为，视频监控的应用和完善至少可以显著增加人们的安全感，且大多夜间经济参与人对视频监控

的应用持积极态度。Ｂｒａｎ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灯光和大街上巡逻的警察，尤其是步行

或者骑自行车的巡逻人员能明显减少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增加人们的安全感。Ｃｏｚ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认

为，完善公共交通设施、增加公共厕所、完善基本便民利民服务设施也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促进

夜间经济发展。ＭｃＡｒｔｈｕ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指出，在完善夜间公共交通设施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每个人的

公平性，不仅需要保障妇女、老人、儿童、贫困人口和残障人士乘坐公共交通的平等性，也需要考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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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费者以外的夜班工人的交通平等性。这种公平性不仅体现在交通的可达性上，还体现在乘坐交

通工具时的体验上。而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夜间经济的合理运行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在实践层面也得到认可。例如２１世纪初，为了更好发展夜间经济，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无线电网络

计划，将当地出租车司机、夜间营业场所和警察联系起来；引入不可翻倒的垃圾箱；资助开通６个月

的新夜间巴士路线，直到该路线能够正常运行。

五、评述与展望

随着夜间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与积淀，既有研究在夜间经济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以及

宏观调控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结合当前夜间经济发展态势和全球经济走向，未来夜间经

济研究可能在以下四个方面重点突破。

第一，由研究单维城市现象向多元城市竞争转变。已有研究多是从繁荣城市经济的角度进行研

究，剖析了城市夜间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影响因素。随着城市进一步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夜间

经济将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补充，寻找一个舒适的夜生活空间可能成为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方面。

此时，发展夜间经济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成为城市之间竞争发展的问题，如何实

现城市间夜间经济的差异化竞争和良性有机协同将成为新命题。

第二，由研究代表性城市向异质性城市转变。当前夜间经济研究多是建立在代表性城市分析模

式基础上，虽在夜间经济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强调融入城市文化特征，但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夜间经

济发展模式大体呈现“千城一面”，灯光秀、仿古美食街坊、延长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时间等，存在基本

雷同现象。所以，需要对夜间经济类型、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进行细分和差异研究，以期揭示夜间经

济发展的异质性城市特征。

第三，由研究城市空间载体向区域空间载体延伸。夜间经济绝不只是一个城市经济问题，如果

夜间经济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加上城市间夜间经济的协同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夜间经济的影响必

将延伸至经济腹地，呈现出“极化效应”“涓滴效应”等区域经济现象，引致夜间经济理论向区域空间

载体发展。

第四，由研究如何管理夜间经济向如何有效管理拓展。夜间经济对城市管理提出新命题，较早

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夜间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和路径，而最新的研究逐步关注通过微观调查或剖析某

一环节对夜间经济参与人的影响，进而为夜间经济有效管理提供参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成

熟必将进一步丰富夜间经济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为研究如何有效管理夜间经济提供基础，引导相关

理论变革。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夜间经济研究与国外的差异，在积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注意把

握自身的异质性。

其一，发展夜间经济的起点和基础不同。这导致我国与国外发展夜间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不

同。国外夜间经济发展较早，相关研究比较成熟，但现实起点较低。相比之下，虽然我国才开始重视

发展夜间经济，但起点较高。起点不同导致国内外发展夜间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具体来说，

国外相关部门最初想通过促进夜间消费带动城市复兴，但由于当时人们收入水平低，支撑不起相对

高额的闲暇消费，反而廉价饮酒产业意外繁荣，并引发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因此，国外与夜间经济相

关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减少甚至杜绝犯罪等反社会性问题。虽然国内近年来才开始重视发展夜

间经济，但已具备足够的供给能力、消费能力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夜间经济被赋予更加丰富的

内涵，夜间文化消费带动城市繁荣具有现实可行性。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提供更有吸引力的

夜间经济产品和服务，吸引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因此，我们应抓准发展夜间经济过程中的主要矛

盾，深入分析制约夜间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用批判性眼光看待国外经验和做法，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更有效地指导夜间经济实践。

其二，发展夜间经济的背景和环境不同，导致我国与国外发展夜间经济时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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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欧美国家背景和情况进行的，针对亚洲的研究较少，而针对我国的研究更是少

之又少。地理差异导致亚洲城市与西方城市的夜生活体验存在巨大差异。我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经

济发展水平、地域风俗、文化背景等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别，发展夜间经济的现状和基础、

面临的挑战和困境都具有特殊性。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加注重社

会的和谐稳定，在面对可能威胁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反社会行为时，应采取更加谨慎和严厉的措施。

其次，夜间经济对建设和谐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有待进一步探索，不

能仅将其作为经济问题而简单化。最后，我国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是发展特色夜间经济的重要支

撑，也是提升城市魅力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更好地将中华文化融入城市夜间经济，将现代科技与历

史文化、神话传说完美结合，讲好大国故事，展现大国风采，激发当代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有

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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